
大观 07文化周末 ２０24 年 5 月 17 日 编校 张妍 组版 张玲

激激 荡荡 在在 金金 蚕蚕 之之 乡乡 的的 文文 学学 回回 响响
编者按：5 月 12 日，长篇小说《蚕门》研讨会在石泉县草池湾举办。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石

泉县委宣传部、县文联承办，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石泉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等协办。
研讨会由安康市文联主席、安康学院教授、著名作家李春平主持，特邀省作协嘉宾著名文化学者、原省作协

党组书记雷涛，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阎安，当代小说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弋舟，青年评
论家、《小说评论》杂志副主编陈诚出席会议，石泉县政协主席胡学军，安康日报社副社长、副总编璩勇，安康学
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专家学者，文学创作者共 40 余人受邀参会。

长篇小说《蚕门》由石泉籍作者李思纯创作完成，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该书通过一只蚕、一个茧、一根丝，

讲述已经成为历史却仍然被人们带着无限惋惜津津乐道的故事，讲述了一条心、一辈子、一起拼搏在缫丝厂的
一群人，是作者将人生之路与时代发展轨迹同步相依的文化表达。

研讨会上，雷涛以《蚕门》阅读感受点滴开篇，认为《蚕门》的象征意义就在于它既是致富之门，又是开放之
门，甚至是国门。李春平认为，李思纯身居金蚕之乡，以蚕丝、蚕业为元素来构思故事，是作者潜在地将石泉县悠
久的蚕桑文化与现代农业文明隔空对接，对石泉的桑蚕文化是一次创作意义上的丰富和延展，也是乡村文化振
兴的生动实践。 阎安、弋舟、陈诚和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蚕门》的文学价值、
社会价值、人物形象、艺术表现等方面进行了专业探讨。 本刊特摘录专家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蚕门》阅读感受点滴
■ 雷涛

《蚕门》故事实质上是写了三个矛盾冲突。 一是计划经济
与市场经济的冲突，二是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冲突，三是
相对封闭的环境与整个时代与社会变迁的冲突。 文本叙事正
是借助缫丝厂来描写了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众生相。

我的突出感受是《蚕门》的社会意义超过了文学意义。
我这样说只是为了强调小说的成功之处，并不抹杀它的文
学性。 “蚕门”的象征意义就在于它既是致富之门，又是开
放之门，甚至是国门。 小说故事性强，在处理几个矛盾冲突
的时候注意了跌宕起伏的变化。 作者对故事的缘起、发展、
交织、结局等都是反复斟酌的，使读者从一个个的故事中
了解、明了其创作意图，这一点值得赞赏。

阅读缺憾有三。 一是生活形象向艺术形象的突破还嫌
不够，我认为创作就是既要符合生活逻辑又要进行大胆虚
构，这样使形象丰满而更高奇。 二是《蚕门》已经显现了作
者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如果在语言上再形成鲜明的个人
风格，就是很大的成功。 三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包括故事情
节可以描绘的更揪心，更惨烈些，悲剧色彩更浓重些，这样
可能更有典型意义，更能打动读者。

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正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
初期和中期，是思想解放，社会矛盾凸显以及时代变革的
大潮期。 作者敏锐地抓住这个社会主题，通过一个工厂、不
同人物命运的描写，阐明了一个真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
新举措，会带来许许多多的阵痛，但阵痛之后便是新的生
活，新的气象，新的局面。

小说可尝试的诗性表达
■ 阎安

当我驱车从西安赶往石泉的途中，看到一个隧道连着
一个隧道在青山峡谷中穿行，更多时候，车如山鸟一般在
悬崖峭壁上盘旋。 由此我想到了秦岭深处人和万物生灵所
应具有的神性，以及延伸到文学作品中的神秘探究。

“蚕”是一种非常神奇的虫子，由一枚绿叶生发而至，
最后演变成为一根丝、一匹锦缎。 当我们作为文学创作题
材去讲它的意义以及更多文学表达可能性的时候，我就想
到一个词，“诗性的表达”。 蚕，这样一种纯粹自然的物象，
它身上本身兼具的品质和属性被人类开发出来，有精神层
面的，也有物质层面的。 那么，将它放在《蚕门》这一本小说
作品当中的时候，如何体现“蚕”之精神的文明性、物质的
国家性？ 如何以“蚕”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感及自然造化的神
性密切联系小说故事的延伸和推进，并从人性、从自然生
命的角度出发写出人与自然的冲突，写出它的象征性？ 我
想，这是思纯创作这类小说所应思考的另一种可能性。

诚然，《蚕门》能吸引我一鼓作气地读下去已经大大出
乎我自己的意料。 或者说，思纯的这部小说超出了我以往
对她的认知。 是这部《蚕门》让我新奇地关注到秦岭南麓关
于蚕桑丝织的产业，并对蚕的神秘产生了衍生想象。 思纯
是我们《延河》杂志一直关注着成长起来的基层作家，她今
天能有这样一个创作结果，功夫是她在日常大量的中短篇
小说创作过程中一点点叠加，累积起来的。

作品的社会价值是
文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 弋舟

当我们评价一部作品时，是否能够截然把它的文学价
值和社会价值分割？ 《蚕门》显著的社会价值让我有了这样
一个想法，一部作品的社会价值本就是文学价值的题中应
有之意，是文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蚕门》讲的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事，我觉得它就
是我们当代的和当下的故事，无疑是一部标准的现实主义
的作品。 以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理解，故事在某种程度亦
可被置换为“知识”———故事即知识，是人间的经验、人间
的消息。 故事中的语言词汇是我们当代人经历、当代人感
知的东西，是当下意识，同时，也在“知识”的意义上为我们
扩充着故事的版图。 比如小说开篇是典型的、文学表达的
方法，节奏感也非常好。 紧接着，第三段就充满了缫丝专业
术语的陌生感。 但通读整部作品后，我倾向于认为，恰是这
种陌生甚至不适，给我们补充了这个时代的“人间知识”，
是它的社会价值，也是它的文学价值。

《蚕门》中塑造的人物群像，对应了百年中国农工转型
的时代大潮。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它的社会价值和社
会意义，就可以做出宏阔的、对于百多以年来这个国家农
工转型的重大历程。 当然，这样的抱负，如果提笔之时先有
了一个更为宏观的自觉的话， 这部作品的分量就会更重。
桑蚕在中国更是农耕精神的象征，深具中国性的本质。 今
天我们重塑一种中国精神，解释一种中国精神，把“桑蚕”
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唤醒，可能会对我们传统文化的
整体想象构成一种新的启发。 同样，这也有赖于写作者的
文化自觉。 如果思纯有这样的自觉，那么《蚕门》的格调又
会升一格。

塑造时代英雄的群像
■ 陈诚

蚕只是载体，甚至围绕着蚕的农业、工业都只是载体，
作者在《蚕门》中所要塑造和呈现的，是集体力量化身的时
代英雄的群像。

《蚕门》的作者在主体精神上是相对独立的，主动介入
社会现实，既表达个体的社会关切，也传达普遍的人民心
声和时代愿景。 因而，这样的写作它不是漂浮于政策条文
之上的，而是贴着时代脉搏的、贴着时代情绪的，是贴近人
民的、贴近生活的，是能让人共情和共鸣的。 这是我要讲的
第一点。

第二点,上学时我们读《创业史》，基本是当文献来读，
可是随着阅历的增长，重读时却不断被其中氤氲的时代情
绪所感染，甚至不自觉沉溺于其清新刚健的审美体验。 阅
读《蚕门》时我也产生过这种审美体验，作者自觉投身时代

的热情，与时代的强大磁场感召，产生了同频共振，这种震
荡弥散开来，能让每一位读者都沉浸体验其间，并同时拥
有了时代同构者的身份，参与者的身份，建设者的身份。 也
因此，我们才能欣赏到个体的热情与时代的风景相互缠绕
的文学景观。

第三点，作者的艺术感觉总体不错。 在人物塑造上，并
未一味地追求圆形人物， 而是贴合着人物的性格逻辑，将
扁平化的突出优势发挥到极致。 在情爱的处理上，作者也
比较节制， 尤其是方文贺与夏莉莉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
以及与何立秋欲说还休的情愫，处理得比较高级。 最值得
一提的还是尾声部分，艺术构建上处理得比较高级。

激荡在金蚕之乡的文学回响
■ 李春平

石泉县被誉为丝路之源，金蚕之乡，这在全国是唯一
的。 这也成为石泉人民最为自豪的光辉历史。 远去的历史
旧事穿越千年，在当今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重现生机，激励
着全县人民砥砺前行，齐心奔向新时代，新征程的理想高
地。 作家李思纯就生活在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方。 蚕
农，桑树，缫丝厂，是她青年时代最常见的生活景观。 在这
些景观背后，是一个个令人叹息，感慨万千的故事。 这些故
事在总是在促使她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不断地触发她的
灵感，驱动着她的创作神经。 李思纯是一个有炽热的“恋地
情结”的人，长期生活在这里，这就注定了她的生活与石泉
发生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并由此形成一条坚忍的情感纽
带。 基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在社会历史事件与个人成长
经验的共同作用下，借助文学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才有了
今天这部长篇小说《蚕门》。 耐人寻味的是，身居金蚕之乡，
以蚕丝，蚕业为元素来结构故事，绝非偶然，而是作者刻意
为之的一次艺术创造，潜在地将石泉县悠久的蚕桑文化与
现代农业文明隔空对接， 并保持了历史逻辑上的连续性。
无疑，这对石泉的桑蚕文化是一次创作意义上的丰富和延
展，是对石泉蚕业历史的文学记录，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
生动实践。 从石泉历史文化的源流上看，小说《蚕门》便是
激荡在金蚕之乡的文学回响。

渐远的背影
■ 戴承元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21 世纪初叶那个 20 年是极有
故事的年代。 革新与守旧并存，阵痛与生机同在。 计划经济
正在降温，市场经济正在生成，一、二、三产业的比重正在
调整，旧的秩序已然被打破，新的规范还在生成之中。 在那
激荡难测的时代，芸芸众生的生存场景如何，他们是如何
尝试求发展的，我以为这正是《蚕门》所描画的。

《蚕门》塑造了一群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蚕门》这部小
说中，方文贺是雕塑式的存在，在他的身上既有理想的光
芒映照，又有人性的温善滋养。 他本是江城县的机关干部，
为了发展县域经济，他将自己的后半生全部交付给了江城
县的缫丝厂， 他公而忘私， 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蚕门》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是蚕农杨宝根，他是千
百年来中国农民的缩影，在他身上有十二分的勤劳善良品
质。 他又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农民，他有国家意识，有社
会主义国家公民的主人翁意识。 夏莉莉是寄托着作者对新
时代女性审美期盼的一个人物形象，她面容姣好，技术精
湛，善于学习思考，有上进心，总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
题。 其他人物形象如韩秋燕、小芳、吕蒙等也都可圈可点。

《蚕门》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出发点，其人物形象生动鲜
明，无疑《蚕门》的写作是成功的。 《蚕门》的语言简洁明快，
富于表现力，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行业特征。 《蚕门》的
情节设置完全服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且剪裁得当，符合逻
辑，一如生活之真。 《蚕门》也触及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社会
问题，引人思索，《蚕门》这个命名也很有意味，因此《蚕门》
可称优秀之作。 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作者虽然明白报告
文学与小说有区别， 但还是有明显的报告文学痕迹。 《蚕
门》以塑造人物形象见长，但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
回避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 使人物成为某种稳定的存在。
《蚕门》的情节设置紧紧围绕人物性格是其所长，不足是开
阖度不够，矛盾冲突力度不够。

道义：《蚕门》的精神价值
■ 李焕龙

长篇小说《蚕门》通过企业改制的悲壮、蚕桑生产的起
落，演绎了城乡经济和工农大众的命运沉浮。 在写到第七
章第一节时，老蚕农杨宝根的一声断喝，亮出了中心人物
的价值观：“你没有道义！ 从根子上讲，你不讲道义！ ”

父亲指教儿子，出言为啥如此鞭辟入里，用语何以这
般振聋发聩呢？

原因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带来外贸市场萎缩，国际丝绸
市场下滑导致蚕茧价格下跌，加之中国加入世贸之初产生的
市场调节、价格调控等等不适，骤然引发了由市场经济考验
政府管理、社会治理能力，由经济效益、金钱观念考验人性、
人心的蚕茧大战与社会动荡。 杨宝根的儿子杨海军为让辛辛
苦苦自产的蚕茧卖个稍好的价钱，便瞒着家人，私自骑车驭
走三袋茧子，准备和他人一块乘火车偷运到汉中去卖，不料
行动暴露后，人被派出所抓了，还上了广播，成了一件丢人现
眼的坏事。 对此，杨宝根大为震惊，而杨海军极为不服，他的
理由：一是茧站压级压价坑农伤农，理应另寻销路；二是政府
只抓兴桑养蚕，不管茧价大跌，且限制蚕茧外销，顾头不顾尾
的做法有失公允；三是自己的蚕茧自己做主，到外地去多卖
点血汗钱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为此，父亲杨宝根一针见血地指出：“你没道义！ ”这斩
钉截铁的四个字，直刺问题的核心，给了儿子一记响亮的
重锤。

杨宝根紧接着的一番示儿之理，让人幡然醒悟：所谓
“道义”，就是道德和义理，就是道德和正义！ 此情此景，让
人明白：道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用来维系和调整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与准则。

正因为道义的光芒让人心豁亮，让天地晴朗，让生活
多彩，让事业辉煌，因而，以道义为精神导向的《蚕门》，才

是当代改革题材小说中突显人性力量的有深度之作，才是
工业题材小说中融合工农情感的有温度之作，才是本土长
篇小说园地一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有力度之作。

用优秀文艺作品记录时代
■ 汤贵勇

《蚕门》生动刻画了慧眼识才的县委柯书记，敢闯敢干的
方厂长，勤劳朴实的杨宝根一家，有情有义有原则的经委何
主任，这些人为我们生动再现了向善向上、奋斗创业的激情
岁月，这些人物事迹是时代的主旋律，值得铭记和礼赞。

通过拜读，认为小说有以下特点：一是感情脉络相互交
织。 方文贺和夏莉莉、韩秋燕、吕蒙与杨海玉、海军与杨柳，这
些人物之间有真挚的友情、纯洁的爱情、无私的亲情，特别是
方文贺和杨宝根，就像生长在城乡的蚕，为蚕桑产业吐丝奉
献，这两根丝交织成网，成为小说的情感脉络、情节线索，用
好与坏的对比、情与爱的交织，刻画了热气腾腾的江城县。 二
是情节冲突此起彼伏。 一个国企从兴盛到衰落，这是计划走
向市场带来的冲击和阵痛。 一代乡村人兴桑养蚕发家致富，
到后来白条收茧、扣税压价，翻山挤车卖茧，到后来又因卖价
茧摔死人，看得人千分感动、万分气愤。 这是那个年代的特殊
印记，这些矛盾作者没有搁置回避，正是这样的爱恨交织才
读来扣人心弦。 三是故事细节充满乡情。 作者描写了很多地
方特色街巷、村落，还有青蒿馍馍、糯米桑叶饼，这算是家乡
文旅广告植入推送。 特别是车间里缫丝场景的细腻描写，正
是作者深度融入这片土地，以丰富的经历和深度的思考成就
了这个作品。 四是用小人物反映大时代。 用一系列普通人物
展示一个县城、一个企业的发展变化，在这个历程中，读到了
国企改革、下岗再就业、劳务输出这些时代背景，作者观察时
代细致、思考时代深入、记录时代细腻，所以才能书写出属于
这片土地的文学强音。

县城的蚕桑故事
■ 王晓云

长篇小说《蚕门》向我们展现了丰富的县域生活，小说
中描述的“江城县”是虚拟的县城，但读者们常会将小说内
容与作家李思纯所居住的石泉县类比。 特别她在小说中描
述“鎏金铜蚕”的出土经历，更是对这独一无二的文物定位
了浓重的地方色彩。 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
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李思纯便是这样，用她的文笔书
写着对于石泉往事的关注和爱。

近年文艺界很提倡“文学地理”的概念，就是文艺作品
除具人类共有的文学性、艺术性、人性之外，还具不同的地
理写照。 这种地理是真实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
地方作家所特有的对于乡风民俗、地域发展的描述，有值
得肯定的文学价值。 而《蚕门》正是这样，小说选材很好，找
到了能够代表石泉特点的蚕桑发展的故事。

《蚕门》小说语言成熟，具有一定的形象感和艺术性，
有的地方善于运用闲笔，与现实形成对照；其中一些写景
的段落，节制而优美；人物众多，具有不同的性格描写，这
些，都是该小说的优点。 但《蚕门》作为作者的第一本长篇
小说，有些缺点也在所难免，小说结构相对老套，难以带来
耳目一新的形式感。 少许大段引用的历史资料，对小说艺
术性带来伤害，但总体瑕不掩瑜，独特的蚕桑题材的长篇
小说《蚕门》，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小说空间，这是安康乃
至陕南关于题材小说的重要收获。

文学与社会价值的成功对接
■ 王晓群

《蚕门》是一把时代利剑，直刺国企改革的痛处。 书中
讲述的是江城缫丝厂从无到有，从有到兴，从兴到衰的过
程，这个过程正是我们 20 世纪 90 年代进行国有企业改制
最痛苦、最艰难时期。 中国经济历史长河中，国有企业改革
无疑是一段重要篇章，许多工厂、工人不得不承受这一历
史痛苦。

作者以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为蓝本， 呈现社会矛盾，传
播社会主流价值。 江城缫丝厂虽是小说虚构，却是那一时
期社会真实。 一个千人之多缫丝厂一下子关停倒闭，职工
面临居无定所，为生计和生老病死而忧虑。 “年关一天比
一天近，许多下岗女工在城里找临时工做，但凡遇着招服
务员都抢着上岗，他们放下身段求着找点收入过年。 ” 真
实的描写，让读者踏入曾经年代，身临其境。 故事只是一个
缩影，代表着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 社会影响之大，涉及家
庭之多。 说是砸烂铁饭碗和减员，其实是作为包袱把他们
无情的抛向社会。 读《蚕门》能够感受到埋藏在一代产业工
人内心的伤痕。 三十多年以来一直是改革的疼痛，也是当
今不可回避的社会疼痛。

企业倒闭，经营者和管理者利用手中的权力，乘机出
卖国有资产，从中牟利，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 小说对
历史问题的洞察和真实呈现，蕴含着较高的社会价值和文
学性。 《蚕门》成功的艺术加工，给广大读者带来情感共鸣，
引发我们对那个一去不复返岁月的追忆，让我们对计划经
济转入市场经济时期那一阶段进行思考与反思。

文学性与细节性
■ 侯红艳

文学性是文学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主要特性，学术
界对于文学性的讨论，往往趋向于宏观而抽象。 实则，文学
性是离不开细节的营造和打磨。 李思纯的《蚕门》细节描写
打动人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细节展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小说开篇主人公方
文贺的登场，作者传神地写道：“他从缫丝车间出来，身体就
像一只冒着气的蒸锅。 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 ”动词“抹”直
率、粗鲁，与主人公身份契合、匹配。 不仅体现了作者敏锐的
文学洞察力，同时把方文贺作为厂长的责任意识、担当精神，
以及面对厂子技术发展瓶颈的忧愁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为后
面人物形象的展现埋下伏笔。 二是细节丰厚了人物形象的表

达。 《蚕门》第五章中夏莉莉和方文贺在细雨纷纷的夜晚共撑
一把伞的场景。 作者着墨较多，系列性的动作、心理描写体现
了两人之间特殊的情感关系：彼此喜欢但又略显拘谨，侧面
反映了方文贺的正直与仁厚的品质。 三是细节提升了作品的
文学品相。 对于文学艺术来讲，细节制造的清晰形象和感官
活跃是审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蚕门》在中，作者数次
提到“供奉蚕神娘娘”的事件细节。 乡民这种朴实甚至荒谬、
神秘，带有迷信色彩的做法，一方面表现了秦巴民众对于蚕
桑文化的重视，这是他们安身立命的事业，是维持生计的生
命之道，他们将蚕作为一种文化信仰，一种图腾崇拜，进行供
奉、祭拜；另一方面，突出了作品主题的严肃性、深刻性，不仅
有助于对地方民俗文化的充分展示，使作品的地域特征变得
非常鲜明，也让读者深刻理解了方文贺、吕蒙、夏丽丽、文海、
海玉等两代人之所以为蚕桑事业义无反顾、奋勇拼搏行为背
后的精神内动力。

总之，《蚕门》在细节描写上是成功的，作者既能准确
地捕捉细节，又能精致地放大细节，为塑造人物起到了丰
满、传神和定格的作用。 由此决定了小说的质地是可靠的、
可读的，也是可以传播的。

以个体生命书写大时代的侧影
■ 曹刚

文学从来不是对现实的模仿，文学的魅力在于创造一
个文学世界，让读者在其中捕捉、放大现实的光亮。 《蚕门》
于宏阔的时代背景下书写普通人的命运，探究当代人的精
神岩层。 当代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在认知和精神层
面所受到的冲击无疑最为震撼，“改革开放”“改制”“下岗”
等一系列在 80 年代极具标识度的社会共通词汇已然消失
于当下的话语言说体系，不断进步的现代历史哲学宏观论
述与个体生命的感性时代记忆并非时时同步。

小说中， 方文贺和韩青阳为代表所形成的 “厂/人”关
系，最为典型。 方文贺是小说人物中的一抹亮色，他的身上
集中展现了一批能够结合个人理想与国家需求而兢兢业
业、无私奉献的企业家形象。 韩青阳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
较为模糊，他是社会改革中的投机者和旁观者。 小说中还
塑造了诸多光亮的女性角色，以夏莉莉、小芳为代表，她们
是男性背后的支持者，付出者，隐忍者，但她们并不因循守
旧，失去自我，在南下归来后，她们成为新观念的接受者和
践行者，是作者对新时代女性勇担重任的隐喻性表达。

书写时代在陕西当代文学中有着优良的传统，《创业史》
《平凡的世界》 等小说的创作都是力求通过文学来把握历史
和社会的整体性与结构性特征，作家对历史的书写与读者在
阅读中对历史的理解是建构与阐释的两端。 优秀之作都在探
索如何把个体人物与时代融为一体，使鲜活的人物生活在滚
烫的历史语境中， 而不是简单的空间赋形和时间倒悬。 《蚕
门》重现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的缫丝厂的兴衰史，准确捕捉
到了独属于那个时代的真实的个体生命感觉与精神律动，从
而用文学建构出了一个更为生动的“蚕门”世界。

风俗书写与生命阐释
■ 谭诗民

读者对作品意义的探索更似是一种 “骋无穷之路，饮
不竭之泉”的行为，这就决定了读解具有一定创造的权力，
个中滋味，全在接受主体会心、玩索、体悟。 尽管李思纯说
了《蚕门》是一部“贯穿农桑与缫丝业发展的小说”，我还是
深深地为小说中丰富而生动风俗书写所吸引感动。

《蚕门》是作者将家乡的风俗画卷：信念、智慧、文化与
生命意识等，以古朴而又现代的方式复活，而这一最古朴
又现代的方式就是对育蚕养蚕、发展蚕业的历史展示与现
实反思。

首先是生存环境的风俗展现，展现了石泉生存环境的特
殊性，特殊环境也决定了这里人民既肯干又开放的心态。 其
次是生活方式的风俗书写。 “蚕桑始终是根本”。 在这片土地
育蚕养蚕、发展蚕业是一种代代相传着的文化基因，也是一
份辈辈耕续着的信仰坚守。 这里有着长达数千年成熟且完备
的技术，数百年的坚挺且茂盛的桑树，更有着数代人因对蚕
业憧憬而对未来满怀希望。 “关蚕门”“开蚕门”等仪式既对自
然无私馈赠的礼敬，也是对个人奋斗的颂扬。 最后是生命真
谛的风俗阐释。 “热烈期待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恰恰是在
育蚕的季节转换中，人们体味到生命的轮回不息，进而才有
着这样的对生的乐观和渴望、对苦难的坦然与宁静、对奋斗
的坚韧与执着，对成功的坚定与自信。

象征意蕴及卓越贡献
■ 崔德全

当我刚拿到《蚕门》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就已经直觉到
了她的分量之重。 当我完整地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我更被
这部小说的故事叙述之精彩所以深深吸引。

这部小说的名字叫《蚕门》。 什么是“蚕门”？ 小说中的
夏莉莉说：“所有养蚕人家可以统称为蚕门，也可以特指自
家的蚕室、院子。 对我们缫丝人来说 ，破茧成丝 ，也是蚕
门。 ”是的“蚕门”有着极为丰富的、多层次的象征意蕴：“蚕
门”，不仅是一道门，更是一条通道，它连接着生与死、连接
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具体而言，“蚕门”联结着江城缫丝厂
的前世今生；而从深邃 、无垠的生命 、宇宙时空的角度上
看，“蚕门”既是一道时空穿越之门，又是一道生死轮回之
门。 国企改制对江城缫丝厂而言，不意味着死亡，而意味着
江城缫丝厂的向死而生，像破茧成蝶、凤凰涅槃一样，脱胎
换骨，重获新生。

这部小说运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以蚕桑业的生死
轮回为核心线索，讲述了从改革开放到 21 世纪初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变大潮下一家国有企业———江城缫丝厂的
兴衰荣辱史；同时，也以挥云泼墨的大手笔，描述了这三十
年间风起云涌的变幻和民众心理波谲云诡的变化。 在我看
来，这部书在思想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它还原了江城三十
年间以江城缫丝厂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兴衰荣辱史，表现
了作者对国企改制的反思以及对这一历史进程中正义与
邪恶力量的褒贬态度。 凭借这一点，就足以使这部小说在
陕西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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